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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副刊三件作品全国获奖
本报讯 一年一度的全国报纸副刊评奖近

日揭晓，本报副刊 3件作品榜上有名。

张晓燕、麻雪、张琼合编的文化周刊专栏

《城市不大，风景如画》，从 2020 年 4 月 3 日到

10 月 23 日共出刊 12 期，图文并茂地呈现宝鸡

的山水风情，生动美丽地展示了城市的休闲、

宜居特色，被评为 2020 年度全国报纸副刊最

佳专栏；周勇军编辑的2020年2月6日7版“众

志成城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诗专号，赶在春

节期间精心策划，用 16 首诗词为读者献上一

桌勇战“疫魔”、讴歌英雄的笔墨盛宴，被评为

2020 年度全国报纸副刊优秀版面 ；由张晓燕

采写、发表于 2020 年 8月 21日的新闻特写《祖

孙三代 85 年守护红军标语》，讲述了太白县二

郎坝村一家三代人守护红军留在当地土墙上

的一条“闹革命”的标语的故事，在当地掀起了

一股瞻仰红色遗迹、感受红色文化的热潮，获

评年度佳作（三等奖）并被收入中国报纸副刊

作品集萃。               本报记者 周勇军

马腾驰第四部散文集出版
本报讯 我省咸阳著名作家马腾驰第四部散

文集《花本无心自在开》近日由太白文艺出版社

出版。这是其继产生广泛影响的《背馍记》后推出

的又一力作。中国作协副主席、陕西省作协主席

贾平凹为该书题写书名，并以他在马腾驰散文研

讨会上的发言《生命深处的真情吟唱》为序。

《花本无心自在开》分“心总得有个港

湾”“倾听花落的声音”“生命中最诱人的磁

场”“味蕾深处的记忆”“游学博闻见贤思

齐”“几度新春不在家”等 6辑，收入马腾驰散文

新作 99 篇，共 40 万字。作者以情深意浓、纯净

而富有诗意的笔墨，打捞故乡关中渭北农村行

将消失的诸多记忆，写出了那个年代的乡土乡

音、乡事乡情与世态百相，使之鲜活起来并具

有了文物与文献价值。     本报记者 周勇军

闰土《天渡》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 9 月 1 日，扶风乡土作家闰土《天

渡》新书研讨会在县祥云社区会议室举行，20

余位文朋诗友纷纷称赞这是一部宣传扶风的

好书。

闰土本名杨润杰，系中国散文学会、市作家

协会会员，扶风县文联副秘书长。务农之余他寄

情于写作，300 多篇作品在《陕西农村报》《秦岭

文学》《宝鸡日报》等报刊及网站刊发，曾出版散

文集《一把苜蓿菜》。《天渡》由团结出版社出版，

扶风籍著名作家王宗仁作序，省作协副主席吴

克敬题写书名。书中收录作者近年创作的 60多

篇饱含浓浓乡情的佳作，从“岁月回声”“周原古

风”“乔山春华”“峥嵘往昔”4部分描写了扶风

人文环境、历史概况、风土人情、生活变化，不仅

有对生他养他的那片厚土的热爱，又有对那片

厚土上地域文化的探寻。  本报记者 段序培

市文学创作学会主题征文评选揭晓
本报讯 近日，由市文学创作学会主办的

“百年荣光·宝鸡腾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主题征文大赛揭晓，共评选出等次奖10篇、

佳作奖 30篇，以及优秀编辑和优秀朗读者。

本次大赛从 4 月起，历时 3 个月，得到了

全国文学爱好者的积极响应，收到应征作品百

余件。来自内蒙古的犁夫摘得一等奖，张晓宇、

强天政等人作品分获二、三等奖，姚伟的纪实文

学、子木的小小说、史永峰的诗歌等30篇作品获

佳作奖。这些获奖作品情感真挚、体裁丰富，从

不同角度歌颂了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年来的辉

煌历程和伟大成就，生动记述了英雄模范及先

进个人的事迹，充分抒发感党恩、听党话、跟党

走和创造新生活的美好情怀。  本报记者 王卉

庞洁《孤意与深情：〈诗经〉初见》上架
本报讯 我省青年作家庞洁的

随笔集《孤意与深情：〈诗经〉初见》

近日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出

版，为诗经文化之乡宝鸡带来一声

亲切的乡音。

近年在我省崭露头角的作家、

诗人庞洁，系中国作协会员、鲁迅

文学院第 39 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

学员、“陕西省百优人才”，获柳青

文学奖、百花文学奖、陕西省五四

青年奖章等荣誉，著有诗集《从某

一个词语开始》，在《人民文学》《作

家》《诗刊》等报刊发表文学作品

三百万字。新书历时近五年，前后

修改 4稿，主要选取了《诗经》中 30

篇经典，参考历代版本，逐字校对，

正本清源，并进行深入而个性的解

读；尤其对《诗经》中的诸多女性形

象进行剖析，对历史及性别做了文

化的思考，不同于一般学术研究式

的刻板解读，而是将典雅博奥的古

代典籍与现代人的生活和情感对

接，将内心感受和哲思融为一体，

重构了一种现代女性的理想人格

与感情观。作品在聆听先民的吟唱

中，古今中外文献信手拈来，洋洋

洒洒，美文脱口而出，带给读者全

新的阅读体验。   本报记者 王卉

《诗经》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
诗歌总集，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更
是后代诗歌创作之滥觞。

现代人读《诗经》，大多喜欢看
《诗经》里的痴男怨女、风花雪月。
殊不知，在响彻两千多年的歌声中，
有欢愉、忧戚、哀怨、相思、愤懑，诗
中蕴含的人生伦理、信仰道德、价值
观念、情感意志等包含了思想史、社
会史、风俗史中最贴近人生的一面。

《诗经》是我国上古文化的总结和
艺术的升华，它生成于中华民族丰
饶的文化土壤，具有极为丰厚的内
容，这使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远
远超出了诗的界域，关于它的文化
意蕴的开掘也是无限广阔的。“诗”
与“经”原本是对抗的，“诗”是原生
态的、自由生长乃至野蛮的，“经”象
征着正统。就是这样原本不同的灵
魂在这里却浑然一体。

《诗经》中的“情感”，有些至今
是原始不变的，有些被异化了，有些
中断了，有些则进步了。我以为，“孤
意”与“深情”很好地诠释了《诗经》中

的情感。回头看还有很多我没来得及
展开的部分，其实都镌刻着这种伟大
的孤独。“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是孤
意，“岂曰无衣？与子同袍”是深情，

“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是孤意，“之子
于归，宜其室家”是深情……即便在
雅、颂中，亦有此情怀。

大师徐悲鸿用“独持偏见，一
意孤行”八个字作为他对人生与艺
术的宣言。世界上所有的悲歌都如
此吧，最终都不过是对自我的爱抚
与抗争。

除此，我觉得“悲伤与理智”也
是我在写作过程中所体会到的另外
一种感情，在素来为人们津津乐道的

“爱与哀愁”背后，《诗经》更有一种鼓
舞人心的力量，悲伤越多，理智就越
多。顾随先生讲“只有《诗经》比较了
解女性的痛苦”。在《氓》 《谷风》 《江
有汜》等篇目中都能感受到女子情感
经历由“悲伤”到“理智”的转变。当然，

“理智”未见得比“真情”更重要，但从
自我建设的角度，确实是一种上升。

《诗经》塑造的那么多鲜活的
女性形象，或纯真烂漫，或哀婉悲
戚，或情意绵长，或热情泼辣，或彷
徨疑惧，既歌颂了女性的外在美，
又充分展示了她们的精神与思想。
她们个性中吸引我的，是那种外放
的生命力，那种天然的浪漫与痛
苦，和所有伟大的艺术一样，展示
的正是人性最纯朴的本质，这也是

《诗经》余音缭绕两千多年经久不
衰的原因。

诗 歌 的 家 国 情 怀 与 宗 教 情
怀，并不解决其品质问题，若没有
强大的灵魂统摄，那些丰富的“暗
示”“讽喻”也如一盘散沙。而单一
的抒情或叙述也不能解决诗歌的
独立性问题，若缺少冶炼语言的独
我性与经验的提纯，缺乏多义与神
秘，很难抵达诗中最生动丰饶的部
分。我们今天的生活与所谓“伟大
的作品”之间依然深陷于里尔克所
言的谶语般的“古老的敌意”，这是
生而为人的矛盾，却也是一种无须
妥协的高贵，就让这“敌意”持久留
存、相依相生吧。

去年夏天某日我被暴雨困在
了九华山，大雨奋不顾身下了三天
三夜，又像落了一个世纪，汇集了一
切事物的眼泪。那个傍晚，雨终于停
了，下山的时候，竟然出了太阳，落
日的余晖洒在身上，清简而充实，也
无风雨也无晴。我告诫自己，为了获
取被点燃的“那一瞬”，或者被无数
艺术家称之为“灵感”的东西，得无
数次努力克制、忍耐，而不轻易把内
心大面积的虚妄唤作“风暴”。

后来再读《蒹葭》一章不由落
泪，“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
人，在水一方。”想起在九华山独自
听雨的时刻，那些未完成的时光之
诗，最终的启示都是教人如何在宇
宙中自处。“伊人”是这苍茫尘世间
的灯塔，即便发出的只是微光，却
总能让人有勇气独自面对无穷。

想起一位老师曾把我的名字

解为“庞大的简洁”，我曾倍感惊讶
与感恩。有限的目标，以及适时接
纳自己的局限，确实让人生逐渐变
得简洁。我有时也把自己忝列因

“自身的缺憾”而被文学庇护的那
类人，不管外在世界如何沸扬，拥
有一颗拙朴而安静的心，努力保持
生命的丰盈和善良，对于生活“不
矫饰、不怯场”已非常难得，愿诗能
给予我这样的品质和勇气。

本书三年来几易其稿，在这个
过程中我也逐渐学会应对内心的沉
浮。此书修订之时，正是 2020 年初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非常时期，居
家隔离的日子，让很多人停下了匆
忙奔走的脚步，也从内心深处感恩
那么多“逆行者”的付出，才得以使
黑暗的闸门被爱与信仰掮住。而我
们每个普通人，面对迟迟盼来的春
天重新赐予的一切 ：和煦的阳光，
温情的笑容……所有行将持续的平
淡日常，已是最好的慰藉。

灾难过去了，所有人的生活都
会恢复，继续为鸡毛蒜皮跟世界撕
扯不休，这既不荣耀也非苟且。带着
世界赋予的裂痕去生活，就是普通
人的日常，生存本身就是对荒诞最
有力的反抗。但大难当前时，很多人
骨血里潜藏的那一分浪漫、半口侠
气，那些看似虚无缥缈又真实存在
的本能的良善与正义抬了头。“岂曰
无衣？与子同袍。”“投我以木桃，报
之以琼瑶。”……这些才是支撑我
们延续和传承至今的火种。

因痛而思与诗之初心
—— 庞 洁《孤意与深情 ：〈诗 经〉初 见》序

◎杨雨

庞洁是我的学生，在大学时代
她就以“因痛而思”为笔名享誉校
园。然而，当年的我并不深信“因痛
而思”会一直写下去，直到数年后，
庞洁发来她解读《诗经》的文稿，
请我“批评指正”。

我这些年来一直在中文系主
讲专业必修课程“先秦文学史”，《诗
经》自然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庞洁的
这本《孤意与深情 ：〈诗经〉初见》
显然不同于我熟稔的高头讲章式的
学术论著，亦不同于我多年沉浸其
中的典雅博奥的古代典籍，这对于
我是一种全然新鲜的阅读快感。

在《诗经》这样崇高的典籍面
前，作为文学研究者的庞洁是谦卑
而深怀敬畏的，书名中的“初见”应是
她的真实态度 ；然而，作为诗人的庞
洁又是相当自信和感性的，“孤意”与

“深情”两个关键词就透露出她一如
既往的那份傲气。孤独是人人都会经
历的生命体验，但只有伟大诗人的伟
大孤独，才能成就一骑绝尘的伟大诗
篇，是为“孤意”；“深情”是人人都渴
望获得与珍藏的生命体验，但只有拂
去满身尘埃回归澄澈本心，才能酿成
一往情深的醇厚。这本书成为作者仰
望哲人的“孤意”与诗人的“深情”的
阶段性“成果”。

书中解读了《桃夭》等 32 首诗，
在解读过程中，又延伸出相关题材
的数首诗篇，足见这些年庞洁读书
之用心与用力。我想到，庞洁多年前
用过的笔名“因痛而思”，也是可以
借用来评价她这部解《诗》之作的。

首先是诗人独有的“痛”。《诗
经》固然有欢悦的篇章，但“君子
作歌，维以告哀”。往小里说，个人
的苦难往往是诗歌创作最强大的
动力。在中国，有司马迁的“发愤著
书”说，有韩愈的“不平则鸣”说、白
居易的“诗人薄命”说，有欧阳修的

“穷而后工”说……这样看来，诗意
本身就是一种美丽的忧伤。说到这
里，我忍不住引一段庞洁解读《柏
舟》的文字 ：

“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诗人
乘着柏舟，在湍急的河中漂泊，无
所依傍，但内心并不随波逐流，此
诗一开始的情志便是沉郁的。历史
上著名的咏怀诗，如阮籍《咏怀》
组诗中的“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
琴”“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灼
灼西颓日，余光照我衣”，开篇也都
是貌似闲淡，实则沉痛。到了为后
世所引用最多的“我心匪石，不可
转也 ；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则是

“感情到了抛物线的最高点”，一直
到末句，“静言思之，不能奋飞。”其
忧思依然难平……

后世的咏怀诗，多吟咏抒发
诗人抱负情志，它所表现的，是诗
人对于现实世界的体悟，对于生命
存在的思考，对个体生命的把握，
对未来人生的追求。宣泄情志、发
发牢骚很简单，难的是虽忧愤犹克
制。诗词中对痛苦的克制，反而会
加深情感的重量。

庞洁并不满足停留于此，她进
一步从“我心匪石，不可转也 ；我心
匪席，不可卷也”的句子，联想到了
屈原因执着而产生的强烈痛苦，她
甚至将《柏舟》尝试着改写成略带

“骚体”的味道 ：
泛彼柏舟兮，亦泛其流。耿耿

不寐兮，如有隐忧。微我无酒兮，以
敖以游。

我心匪鉴兮，不可以茹。亦有
兄弟兮，不可以据。薄言往愬兮，逢
彼之怒。

我心匪石兮，不可转也。我心
匪席兮，不可卷也。威仪棣棣兮，不
可选也。

忧心悄悄兮，愠于群小。觏闵
既多兮，受侮不少。静言思之兮，寤
辟有摽。

日居月诸兮，胡迭而微？心之
忧矣兮，如匪澣衣。静言思之兮，不
能奋飞。

我惊叹于庞洁在解诗的同时，
依然随性地挥洒着她作为诗人的
禀赋，我更欣赏她能够不局限于

“小我”的痛苦，而自然地生发出
“大我”的崇高 ：

多了一个“兮”，就变成了邶国
的《离骚》，楚风“劲质而多怼，峭急
而多露”的味道就出来了。《柏舟》
中的无名诗人是先于屈原的第一
个独唱的诗魂，与屈子一样，他视
赤子人格为人生信条。他们是丰姿
卓绝的诗人，是高洁不屈的志士，
也是彻底的孤独者。这正是 “我心
匪石，不可转也”。

是的，诗人的“痛”绝不会仅仅
停留在“小我”的自怨自艾、自怜自
惜，她从中解读出了博大而崇高的诗
人情怀。然则庞洁又是善解人意的，
一味的崇高与伟大只会拉开普通人
与诗的距离，让人真的以为诗意总在
够不着的远方，而《诗经》又在更远
的远方……庞洁的细腻与慧心同样
会体现在她亲切的絮叨中，还是通过
这首《柏舟》，她会问出每个人都想
问的问题 ：“而我们普通人，又该如
何善待我们的痛苦与孤独？”

我想，当读者翻开此书，都会
从庞洁的文字里寻觅到或是熨帖
内心，或是发人深省的回答，那是

“因痛”而给出她“思”的答案。她对

于《诗经》的思，对于诗人之“痛”的
思，有着不同寻常的表述途径，我很
佩服她游刃有余地打通古今、打通
中西甚至打通不同艺术门类的解
读路径。这无疑让我们的阅读体验
更为丰富、更为愉悦，也让当下的我
们在品读两千多年前的诗篇时，减
弱了时空的距离与障碍，因为庞洁
引导着我们在《汝坟》中读懂“留守
妻子”的寂寞，在《凯风》中看到“巨
婴”的肤浅，在《女曰鸡鸣》篇的末
尾，她俏皮地告诉我们：“在我看来，

‘宜言饮酒，与子偕老’比‘执子之
手，与子偕老’更浪漫绵长。亲，今晚
回家不如我们小酌一杯吧……”

读到这样的文字，是不是你也
会和我一样，忍不住会心一笑呢？

庞洁有在崇高与浅近、旁征博
引与娓娓道来、幽默俏皮与犀利峻
切的不同风格中切换自如的能力。
我深信，生活给予庞洁的一切，都
会转化成她敏锐的诗思，滋养她纯
粹的诗心，温润她绵长的诗意，亦
丰厚她的诗与解读诗的文字。

 

（作者系中南大学文学与新

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

国词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出版著

作二十余部，担任央视《百家讲

坛》《中国诗词大会》等电视节目

嘉宾。）

画册《秦腔脸谱》付梓
本报讯 民国知名画家史文彦的 30 幅秦腔

脸谱遗作，日前由其子、我市书画家史炳彪整

理成册，助力秦腔脸谱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传承。

史文彦幼年随父学艺，12 岁便能在兴

平县城大街画“秦琼卖马”，成年后不但精通

秦腔戏剧脸谱化妆，而且擅长画人物、梅兰

竹菊、山水花鸟虫鱼，声名远扬。上世纪 70

年代，应兴平文化馆之邀，史文彦开始绘画

秦腔脸谱，原计划从三皇五帝、以五音五律

画起，完成全部秦腔脸谱创作，因种种因素

最终仅完成 30 幅，未能完成一生的夙愿。这

部画册中，不同剧目里秦英、高宝童、张飞、

孟良等经典秦腔人物脸谱，粗犷豪放、色彩艳

丽，各具特色，

对秦腔脸谱的

研究有一定的

借鉴作用。

本报记者 王卉
芳草地

fangcaodi

文 心 雕 龙

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
—— 《孤意与深情：〈诗 经〉初 见》创作谈

◎庞洁


